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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1］39构建
与实践发展相匹配的话语体系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亦是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四个与共”作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中最具标
志性的微观话语之一，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命脉在于增进共同性，反映着新时代民族工作所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需求，更体现着以综合历史传统、本土实践和时代内容为特征的“本己”民族话
语的构建趋向。以“四个与共”这一微观话语为切入点，探究其话语生成背后的动力因素，分析其所蕴
含的丰富内涵，概括其主要特征，进而系统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深层规律与具
体理路，既能够牢牢抓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趋向，又可以弥补宏大叙事的缝
隙，增添话语体系的活力，为推动构建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话语支持。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本体选择:“四个与共”的话语生成

“四个与共”作为应时而生的新话语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
党在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时代格局以及未来走向的基础上，面向未来积极主动建构民族
实体，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故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发展的逻辑主线下探究“四个
与共”话语的生成逻辑，挖掘其背后蕴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归旨，才能真正推动“中
国民族话语的研究从‘描述’‘刻画’转化为更为深入的‘分析’和‘实践’”［2］。

—63—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221205.003



( 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力量的凝聚

党的二十大报告锚定了新征程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转化为党的自觉

性和先进性的结果，是必然之应然的逻辑证明，也是党的自觉性和先进性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是应然之必然的生动写照。而“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
力”［1］70，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之在，也是“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应有之义，更
是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团结各族人民，凝聚各民族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也是一

个紧紧依靠各民族共同进步、推动国家力量不断发展的进程。从物质层面来看，逐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
发展差异是促成各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迈向“富裕”的现代化，一个民
族都不能少。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地缘生态以及文化意识等原因，在历史上就与东部沿海地区
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异，在市场经济“虹吸效应”的刺激下这种差异性则进一步凸显。过大的差距必然
会造成民族地区人民心理上的不平衡，故此，如何调试各民族分配利益，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就成为现

代化道路上必须回答的问题。从精神层面来看，在尊重各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寻找一个自我民族认同的
凝聚核心是调和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矛盾、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路径。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更多需
要的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纽带，这种精神纽带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共同体成员的最高心理需求，帮

助并保障共同体成员找到并获得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为民族共同体奠定稳固的心理认同基础，

以此将各共同体成员紧紧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因此，构筑起一个各族人民普遍认可的、具
有强大统摄力的精神家园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实践层面的共同性基于关系可以产出团结，意识层面的共同性基于认知可以产出认同［3］。“四个

与共”共同体理念是对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的整合和重塑，也是对各族人民精神情感的挖掘和阐释，更是
各族人民基于文化自觉所进行的共有、共享文化的创造。在“与共”“求同”的方向指引下，中华民族各
民族之间共同意识逐渐增强，进而在“民族—国家”逻辑中逐步深化国家认同，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大团
结的良好局面，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理论自觉

理论来源于实践，话语作为理论的表达也必然产生于现实活动的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发
展，既是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源头，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
构建的内在推动力。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共
产党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自觉，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
论体系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所遇到现实问题的回答，是“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出场的内在要

求。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学者们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为什
么”问题发表了诸多理论阐释文章，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内涵与外延、性质与属性有不同的认
识，以至于长期以来讨论不断。而在实践中，不少民族工作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工作
需要“做什么”、从“哪入手”、达到“什么效果”等问题的理解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四个与共”共同
体理念解释了中华各民族在何种意义上是“与共”的，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各民族
“共同”意义上的解释，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促使
人们达成统一认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发展规律的正
确把握，是其理论自觉的外在表现。诚然，“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的生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
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词的产生到“四个共
同”的提出; 从增强“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从树立“四观”到“五观”所进行的话语转变，再到“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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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话语的出场，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认知不断明晰的过程。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有更加深
刻的把握、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更加长远的认知的基础上，“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故此，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
语体系”的充实和发展。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主体的能动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过程中得到的理性认识和宝贵真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性自觉。当然，理论自觉是一个与时
俱进、不断超越的发展过程，“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也会随着实践变化不断发展完善，为指导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
( 三) 破除西方话语遮蔽的本土民族叙事方式

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是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走向世界，这决定了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理论体系对
话时，中华民族必须有反映本民族发展历程的叙事方式，必须有符合本民族实际特点的话语体系。“四
个与共”话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以中国语言风格、时代话语形
式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产物，是中华民族构建自我民族叙事的实践自觉。
中华民族的本土“民族”是一个兼具传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同体，因此在构建与其相对应的

理论体系时需充分考虑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列宁和斯大林继而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族问题的相关

论述大多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洲国家的民族状况而展开的，因此还需要结合中国的民族问题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而一些西方学者对于民族的论述也大多是基于其本民族形成过程
以及在处理具体民族问题时得出的经验总结，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语

境。虽有一些西方学者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如通过族群理论来解释和界定中国的民族和民
族性，通过对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来研究我国的民族政策［4］，但这些内容是否与我国具体实际相

符合还需进一步甄别。那么，能否以中国传统的固有话语阐释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社会现实呢? 事实上，
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古代及近代相比发生了诸多变化，如“诸夏”“四夷”这些表述群体的概念已不适
用于现代各民族，上古时期小国林立的“天下万邦”“聚族而居”的自然分布状态也与今天呈现出的民族
互嵌典型样态截然不同。新形势新特点下，中华传统的固有话语也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概言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独特性决定了不能简单地承用传统的固有的民族语

言，也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民族理论话语，而是要通过消化和重构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叙事，在考察中华

民族历史生成过程、结合现实发展实际以及远景目标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面向“中国问题”、延续中国
文明基因、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并能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力的民族话语叙事体系。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19“四个与共”以具有鲜明中国特
征的话语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于“民族形成”“民族意识”的独特见解，是中国共产党从“学徒状态”摆脱
出来建构“理论中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的积极尝试［5］。其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西方民
族话语对中国形成的话语桎梏，充实了世界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加强了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

能力，并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刻画:“四个与共”话语内涵所涉

“四个与共”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特征的进一步
把握，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刻画和描述。“四个与共”以大历史观为视角出发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系统考察，凝练出了能涵盖中华民族历史形成全过程的话语表达，标识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 以“家国情怀”为基本遵循，挖掘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情感、价值
和信念，提炼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高位的、抽象层面的共同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 以“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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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与“树立”这两种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方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进行有效形塑，从而推
动中华民族朝着更加紧密的共同体方向发展，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性。
( 一) 以大历史观为视域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大历史观视域下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时代意蕴的视角应是多元辩证的，从纵向的角度而言，应以

“长镜头”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 从横向的角度而言，应以“广视角”纵观中华民族
共同体在世界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挑战; 在立体维度上，应以“深层次”归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特征; 在长远视域上，应以“未来时”展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光明前景。“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以大历
史观统筹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表达。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为获取生存空间、生存资源或迁徙、或兼并、或进行战

争，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为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实体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面临着整体性的危机，这种整体性危机使得“中华民
族”存在状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整体成为
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这一“普遍意识”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各族人民同心
同德、积极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寻求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共同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
后，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社会现实，中华各族儿女顶住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受住了经济危机的
冲击，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粉碎了各种分裂破坏活动。“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
内在推动力，也在一系列的斗争淬炼中愈加鲜明起来。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市场不断拓展，民族交往
不断加深，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进一步强化这一共同体意识。
“四个与共”这一话语既是对作为实然状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应然状态的
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期许［6］，是立足于整体社会历史、洞察时代大势，以更加前瞻的视角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做出的丰富和拓展。故此，只有以大历史观对“四个与共”进行审视，才能深刻理解
“四个与共”的话语内涵所涉。
( 二) 以“家国情怀”为遵循勾连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框架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根脉与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何种形态存

在、以何种形式发展的关键要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反映也内在地以
共同性为根基，并以此作为凝结中华共同体这一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纽带。其中，精神、情感、价值和信念
作为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力量不仅是人们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维系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
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情感、价值和信念成为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学内涵的
关键所在。
从历史上看，以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家与国关系为基础孕育而生的家国情怀作为各民族共有历史

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构建和稳固的重要根基，也是影响当前各族人民日常政

治行为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因素。“四个与共”紧扣“情感”“认同”“意识”所要表达的精髓，以家国情怀
为遵循勾连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框架，具有中华民族的本土象征意义。具体而言，“四个与共”
共同体理念中的“休戚与共”理念本义是“共同享受欢乐与幸福，共同抵挡忧愁与祸患”，其更多地侧重
于人们的情感体验，表征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根基; 尊严不仅是人作为类或个体
对自身是否具有令他人敬畏、独立而不可侵犯的身份或地位的情感体验，更是人对自己在现实社会中价
值实现程度的理性认知，“荣辱与共”意指“光荣与耻辱”这对能唤起社会尊严的意志组合，诠释了各族
人民共膺荣誉与辉煌、共抗屈辱与苦难的理性认同根基; “生死与共”指向“存续与衰亡”这对能激活深
层反思的记忆组合，彰显了中华各族人民于山河破碎之际从自在走向自觉、共同挽救民族命运的艰难历
史，这段历史更能激起人们的情感记忆，成为坚实的历史认同根基;“命运与共”指向的是未来维度，代
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立意与远大理想，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奋斗，为此“命运与共”成为各族
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认同根基。
“四个与共”话语深刻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有温度、有情怀的大家庭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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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理念”以鲜明的时代内涵，阐明了现代家国情怀的本质内涵和实践方
向，激起了人们蕴藏于心的道德意愿和践行动力。从“家国情怀”的角度而言，“四个与共”是符合中国
历史和现实语境的本土化话语表达，带有浓郁的中国味道。
( 三) 以增量有机性为目标指向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行动路径

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产生共同性、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的团结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
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通过统合多种要素，不断集聚、积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最
终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特征的多民族统一体。“四个与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概括总结，
也标识了进一步增量有机性的行动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蕴含在中华民族的有机成分和共性因子中。其中，中华民族的有机

成分指的是联结、流动以及渗透在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内容，既有物质上的生产工
具、行为方式、艺术作品等，也有主观上的情感、精神、理念等等。“共性因子”则是指中华各民族之间的
共同性因素，如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文化基因等，这是中华民族多元能够缔结成一体的黏合剂，也是
回答中华民族“何为一体”的根本要素［7］。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直接决定着共同体结构的致密性和团
结凝聚力量的强弱。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内在有机性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迅
速发展，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愈来愈紧密，“共建”“共享”“共担”等精神情感要素
更为显现，为各民族密切维系的纽带增加新的内容。不断增量的共同因素、兼容并蓄的价值取向都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不断增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伴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破解，传统意识形
态整合也存在失效的风险，民族、区域等各种差异性和地方性也日益增强。沿着什么方向整合共同体?
如何实现内在有机性整体上的平衡?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总而言之，伴随
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而产生的共同性因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现代社

会的飞速发展则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增量、增强其内在有机性以应对各种挑战。这种增量方
法是多样的，既可以从空间地域、物质利益中获取，也可以在道德精神、理想信念中衍化［7］，既可以依托
一定的条件自然生成，也可以通过治理者的主动建构生成。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叙事、集体记忆、精神情感、命运关联即全民关联
性的有机概括，而“铸牢意识”和“树立理念”就是强调要在中华民族原生有机共同体的基础上，遵循社
会发展客观规律，有机形塑与焊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内在有机性。以“四个与共”话语来阐释“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特征的深
刻把握，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趋向:“四个与共”话语特征所指

“四个与共”话语直接指涉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考察“四个与共”话语的
生成逻辑和话语内涵以及话语特点，其深层意蕴就在于以见微知著的方式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趋向进行系统把握，进而
试图搭建起一个内容层次分明、逻辑体系严密的话语体系，并为进一步的实践研究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分
析框架。
( 一) 把握话语特征，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形态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对“四个与共”话语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进
一步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形态。在对“四个与共”话语何以出场和何以理解的分析基础上，
可将“四个与共”的话语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实践性、统一性、普及性和创新性，而这四个特征
也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话语特征。
第一，实践性。话语是实践的表达、行动的结果。“四个与共”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变化发展

的实际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一特征事实上也规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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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性，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实体，其话语构建也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

断发展。第二，统一性。一套科学的、完整的、系统的话语体系，其体系内部的话语必然是统一的。“共
同性”的增进是当前民族工作的方向，因而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四个
与共”话语正是紧紧围绕着中华民族“共同性”而提出的，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内在要
求相一致，思想相统一。第三，普及性。一套话语体系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关键在于这一话语是否
能为全社会广泛接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各民族、各领域、各阶层的民众都需要参与到其中，故此，在构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民族、各领域、各阶层民众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四
个与共”话语具有强大的价值普适性，其用简单易懂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话语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作出阐释，更易于各族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第四，创新性。“四个与共”是新时
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建构中一个重要的符号、一个醒目的标识，其以连贯叙事和核心精
神凝聚起中华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认同，充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记忆场”，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一大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处于“完成时”的状
态，而是“进行时”，仍需要不断创造出更多的话语充实这一体系。
总而言之，“四个与共”话语体现了深刻的时代内涵、鲜明的中国特色、旺盛的思想活力，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前提性思考的方法论依据，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
的构建必然要以增进“共同性”为主线，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必然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不断变化的现
实为依据，不断对民族话语推陈出新; 必然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理论研讨以及理论创造，
并不断用新的话语诠释新的现实。
( 二) 挖掘话语要素，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内容

对于话语研究而言，不能仅对其构成内容或显著标识进行描述性、静态性地讨论，而是要在此基础
上对话语构成要素之间的纠缠互动、依存支撑进行动态分析［2］，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有
机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既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理论支撑，又有古代“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自觉的民族实体”作为实践支撑，但自党的十八大开
始，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显学”。故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仍是一个相当庞大的
工程，需要不断挖掘话语要素以充实其话语内容。
“四个与共”话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规范性
认识与实践性指向，故此，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对其
具体内涵、构成要素及价值意蕴的分析上，而是应当进一步考察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
中的其他内容的关联性、具体考察其的支撑要素及其未来延展性。从“四个与共”话语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其他内容的关联性角度而言，“四个与共”话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这一主
线的基本关系，与“五个认同”“四个共同”“四对关系”“12 个必须”等话语的内在关联性，这些都是需要
进行深入考察、不断丰富的内容。从其支撑要素及未来延展性来说，“四个与共”话语在何种程度上体
现出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在何种意义上承继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超越西
方民族等相关理论; 在何种层次上分析、解决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而在对这些要素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四个与共”话语的未来发展向路也逐渐清晰起来。
聚焦于“四个与共”视角下，从话语整体框架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应是一个既具

有政治性意蕴、又有学理性作为支撑，同时兼具时代性和问题性，由内容到形式螺旋递进的逻辑体系和
表象系统［2］。从话语内容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应是一个各话语要素之间可以协
同合作和动态转换、话语主体之间对立统一、话语表达与实践能够有效衔接的有机整体。
( 三) 强化话语具象表达，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影响

“具象”是与“抽象”相对的术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化过程就是将抽象的思
想、理念转换为具体的实践，把深奥晦涩的学术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将被少数人理解掌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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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四个与共”话语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
释，就是对抽象的“共同体意识”做的“准具象化”的处理［8］，这种处理可使“共同体意识”更易为共同体
成员所感知、所体认，从而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影响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经历一个具象化的过程，这是话语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性的特点，需要进一步具象化。目前，“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尚未成为中华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显性意识，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话语表达之
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对于一个理论来讲，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其能否能够广泛传播以及持续
发展的最初动力，故此，高度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经历一个具象化过程，即将这一理论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用具体的实践表达出来，使之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社会生活相关联，从而实现民族
话语的“独立性外观”与现实生活的内在统一。只有这样，共同体成员才能更好地体认、感知和理解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才能更有效地引领共同体成员为构建更稳固的共同体付出

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化过程需要考虑多重因
素，解决多种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各族人民在不同的阶段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既有相同的历史记忆、情感体感，又有不同的民族性格、语言文化。从现实来看，中
华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各不相同，各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文化的接受程度等也并不一

致［9］，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化过程。
“四个与共”话语以概括性表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作出阐释，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过程的重要一环。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四个与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
的“准具象化”处理，因为“四个与共”话语本只不过限定了抽象表意的范围［8］，仍需要进一步具象化。
在逐步具象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形成一个面向各民族成员具体而丰富又具有一定
差异的社会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

四、结语

“四个与共”话语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既是对当前民族工作宏观形势的研判分析，也是对当前民
族工作具体问题的谋划指导和对未来民族工作的美好期许;“四个与共”话语并非静止，而是动态的，既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运动的结果，也将在对民族工作实践指引中持续发展;“四个与共”话语
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成就的承继，也是对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四个与共”话语表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
方向，故此，对“四个与共”话语的生成逻辑和话语内涵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把握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
语体系”建设过程中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遵循的基本规律以及具体的行动方向。当然，“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仍需要提炼出更多具有标志性话语概念，努力打造出一批不仅
易于中华各族人民把握、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思想、新概念、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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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our Sharings”: Deepening the Discours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Chunxia，Chen Zhi

( School of Marxism，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20，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dis-
course system with historical width，theoretical height，practical depth，and emotional tenderness． The“four
sharings”are the coherence of spiritual power in the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
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he local national narrative methods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curing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They have coordinated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a com-
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grand historic perspective，united the emotional identity framework of a com-
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native land emotion”，and explored the action pa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y taking incremental organicity as the goal．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we should have a good mas-
te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four sharings”discourse of practicality，unity，popularity and innovativeness，
clarify the discourse form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ap into the relevant elements of
the“four sharings”discourse，perfect the discourse content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trengthen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four sharings”discourse，and enhance the discourse influence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four sharings”; ethnic unity;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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